
⼩雪隆包救援(2004.5.8)--真实的传奇故事

独⾃在野外⽣活了许多年头，有过危险，有过传奇，但从来没有相信过⿁神。但2004年5⽉的
那次经历，说起来却让⼈有点脊背发冷……
为了便于叙述，这⼀事件从我和其他⼏个⼈各⾃经历的时间顺序并列叙述
我接到消息

2004年5⽉8⽇

从雪宝顶回到成都，晚上和⼏个朋友正吃着⽕锅，这次攀登让我⼼⾥很不爽（见《2004雪宝
顶事故⽇记》⼀⽂），也感觉很累，⽕锅才吃到⼀半，接到好友旺堆（德阳尖峰登⼭队队长
——王昭）打来电话：“在哪⼉？最近有空嘛？！……”
后来的⼏次⼭难救援中，王昭打电话给我都是⽤的这样的固定开场⽩，以⾄于有时候打电话
约我喝酒也⽤这个开场⽩的时候，常会吓我⼀跳，以为又出什么事了。
电话中得知：五⼀期间，他⼿下领队带领的队伍去攀登⼩雪隆包，发⽣⼈员失踪事件，明天
他将带队进⼭增援搜救，邀我⼀同前往。
背景：⼩雪隆包位于阿坝州理县蒲溪乡⼭字坝村；主峰海拔５３１３⽶；为邛崃⼭脉与龙门
⼭脉的过度⼭脉主峰。

2004年5⽉9⽇

刚背回来的背包还没解开，于是又直接扛着包和吴晓江（⽣存者004）来到约定的集合地点，
和王昭碰头后谈起了⼤略的情况：
2004年5⽉1⽇，德阳尖峰的领队“奶妈”（江明辉）率队离开德阳（成都）前往⼩雪隆包，当天
到达阿坝州理县蒲溪乡⼭字坝村，当晚宿于⼤蒲溪村⼤寒寨乡亲家；
2004年5⽉2⽇，下午17：00后，陆续抵达登⼭⼤本营（BC），民⼯等住在⼲海⼦牧场⽜棚
⼦；队员的营地建⽴在极其开阔的⾼⼭草甸上，和⽜棚⼦⼤约相距1000⽶。
2004年5⽉3⽇，队伍按计划分为A组和B组，A组由有攀登经验及攀登状态较好的队员组成，
在领队及民⼯的协助下攀登并建⽴C1营地；B组则是由没什么攀登经验、或⾝体状态不太好
的队员组成，在BC营地附近做基本登⼭技术的巩固训练，以及海拔适应。失踪者⼩叶虽然⾝
体很强壮，也没什么⾼反。但由于是第⼀次攀登雪⼭，所以被分配到了B组，⽽他的好友则分
配到了A组。被分配到B组的⼩叶独⾃出营地溜达并失踪。当晚登⼭队组织了搜索，未找到
⼈。
2004年5⽉4⽇，C1等地区搜索，未找到⼈，报警并通知了王昭
2004年5⽉5⽇，王昭带领10余⼈和当地政府组织的救援⼈员汇合并赶到了⼤本营。
2004年5⽉6⽇，全⾯搜索展开。未果
2004年5⽉7⽇，搜索继续进⾏。未果，王昭带领部分⼈员回成都，准备再次组织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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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8⽇，⼩叶的三名家属到达成都，并要求和救援队⼀起前往事发地点，王昭联系了
我。
　⼩叶就职的公司派出了车和司机送我们⼀⾏⼈去，谈话中，车来了，我们开始往车上装⾏
李和装备，⽆意中我瞥见车牌号为“川A.*1094”1094……1094……⼀动就死……　⼀抬头，吴
晓江也在盯着车牌发愣。

蒲溪乡夜话

　　到达蒲溪乡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县为此次救援派出的⼲部以及前期参加救援的部
分⼈员都在等待着我们。简单的寒暄后，⼤家直奔主题，当地救援队的领导向我们介绍了前
期搜索的⼤体情况，以及传达了地⽅领导的关怀。
　　会后晚餐，⼀到晚上⼭⾥的温度很低，我，旺堆，“奶妈”喝着当地⼈递上来的烧酒暖着
⾝⼦，讨论交流着前期的搜索情况。吴晓江不会喝酒，所以先回当地为我们准备的宿舍⾥睡
了。
　　喝完酒后回到宿舍，这以前应该是当地的招待所⼀类的房间。房间⾥除了４张床外，什
么都没有，可⼤多数床只有床板或破旧的褥⼦，看样⼦是许久都没⼈住过了。我们都⾃⼰带
有睡袋所以也就没所谓了。我和旺堆把１：５００００的等⾼线地图铺在地上，对照着已经
搜索过的区域，分析⼩叶有可能去的⽅向，以及失踪的原因，从地图上来看，ＢＣ到Ｃ１的
路程并不远，⽽⼩叶从离开最后⼀个见到他的⼈，到⼤家开始寻找他也就３个多⼩时的时
间，３个多⼩时在⼭⾥是⾛不了多远的，那他会到哪⼉去了？！地图显⽰在东⾯有条⼤体南
北⾛向的悬崖深沟叫着城墙沟，⽽登⼭队选择的通往Ｃ１的⼭脊，另⼀端也是结尾与这的，
于是我假设：⼩叶想追随好友去Ｃ１，或是想向Ｃ１⽅向尝试攀登⼀下，于是从营地出发，
穿过营地那⽚草甸然后上到通往Ｃ１的⼭脊，并努⼒向上攀登，⼭脊在这个区域是树根状
的，当往上攀登的时候，你会看到前⾯永远只有⼀条路。但当⼩叶看着时间，打算返回⼤本
营的时候，⼀回头向下看，却发现有许多分岔的⼭脊，也许他选择错了⼭脊造成迷路，并最
终在天⿊后失⾜跌进了城墙沟。
　　正当我和旺堆设想着种种假设，并针对着建⽴搜寻⽅案的时候，忽然已经先睡了的吴晓
江在床上象被⼈卡住脖⼦⼀样啊啊的带着痰⾳地⼤叫起来，⼀边压抑的叫着，⼀边翻滚挣扎
着。终于，他喊出了声⾳：来⼈啊，救命！救命！！……
　　我和旺堆愣了下，停下⼿中的⼯作。我站起来⾛过去，抓住他的⾐领摇晃着，吴晓江半
闭着眼睛还在呻吟着，我抬⼿啪啪打了他两个⽿光。他终于清醒了过来。
“⼲什么啊？！做噩梦？！”我问到
“做……做了个梦，梦到有⼈坐在我胸⼜上，喘不过⽓来，又推不开他（她／它？天知道这家
伙梦到的是什么）”
“⾼反了吧？！好⽍还是⽼户外了，不能这么菜吧？！”我取笑着他
吴晓江也不好意思的挠着脑袋。
　　⼭⾥由于电⼒不⾜，电灯昏暗的闪烁着，闪烁的灯光中，我没注意到旺堆和奶妈正铁青
着脸盯着我们……

⼩叶姐姐来的电话

2004年5⽉１０⽇



　　早上起来，晚上没怎么休息好，⼀晚上都被吴晓江唧唧歪歪的梦呓骚扰着，做上⼭前的
准备⼯作，同来的⼩叶家属提出要⼀起上⼭到登⼭⼤本营去，我和旺堆商量了下，其实这次
我们进来都说的是搜索⽽不是搜救，因为从事发到现在已经快⼀星期了，当地政府以及旺堆
的队伍已经出动不少⼈次搜救过了，时间过去这么长了，⼩叶能⽣还的希望已经很渺茫了。
所以我们决定满⾜家属的愿望，⼀同到ＢＣ去。但前提是家属上去后必须听从安排，不可擅
⾃⾏动。家属也很理智的答应我们，并表⽰只是想到⼩叶最后呆过的地⽅去看看。
　　家属带的⾐服都⽆法在⼭上使⽤，于是县⾥的领导安排车由吴晓江做顾问带他们出去采
购点服装，以及因为临时多出４⼈（还有⼩叶单位派出的司机）⽽需要的⾷品等物资。
　　我、旺堆、奶妈三⼈呆在乡政府院⼦⾥⽆事可做，旺堆和奶妈在⼀个⼩房间⾥烤着活，
我则跑到办公室⾥打算⽤座机电话给家⾥打个电话。刚到办公室⾥，电话就响了，我拿起来
⼀听，是个⼥⼈的声⾳，⾃称是⼩叶的姐姐，从浙江打过来的，先是打到⼩叶的单位，问到
了这的电话打过来的，想和救援队通话，我表明了⾝份后听⼩叶的姐姐说：
“现在情况怎么样？”
“前期的搜救没能找到⼈，我们这又组织了⼈正准备上⼭继续搜救”
“你能带队找找北⾯吗？”
“有具体线索吗？”
“北⾯，有⽔的地⽅！”
“但他不太可能到那去啊，因为这样的话他要先登顶并翻越过去”
“登⼭队⾥是不是有个⼥孩⼦和我弟弟的关系特别好？”
“我不太清楚，我是来救援的，事发的时候我不在他们登⼭队，我可以帮你问问，需要转达什
么吗？”
“没什么，我找⼈算了卦，先⽣这样给我说的，⼀个⽐较瘦的⼥孩⼦，穿⽩⾊⾐服，头发很
长。和我弟弟关系特别好，很亲热那种……”
“我们会尽最⼤的可能，搜索⼀切可能的地⽅的”
　　安慰了会⼩叶的姐姐后挂上了电话。我来到奶妈和旺堆烤⽕的那个房间。电炉把房间温
度烤得暖烘烘的，⼀个铁⽪做的桌⼦架在⽕炉上，上⾯温着酒和厨房为我们炒的⼀两个⼩
菜，我喝了杯酒问奶妈：“⼩叶的⼥朋友是不是也在这次的登⼭队员⾥？！”奶妈猛的抬起
头，盯着我不说话。“⼩叶的姐姐刚来电话这么说的，她说找⼈算命的，可怜的家属啊……”
我还在⾃⾔⾃语。奶妈端酒杯的⼿有点颤抖，然后⼀后喝光了杯中的酒，就埋着头使劲的吸
着烟。⾃出事后，奶妈压⼒很⼤，又连续攀登和搜寻，此时眼睛⾥已经满是疲惫和⾎丝。过
了会奶妈掐灭了⼿中的烟，⼀⾔不发的站起来转⾝进⾥屋去了。是该休息休息了，这⼏天他
也快累垮了。
　　旺堆告诉我，⼩叶是第⼀次参加队⾥的活动，并没有⼥孩⼦和他很熟，也没有带⼥朋友
过来。我和旺堆有搭没搭地聊着天。屋⼦⾥的⽓氛感觉有些⽆聊。

悬崖上的汽车

2004年5⽉11⽇
队伍离开村庄向⼭⾥出发，出村不久，蜿蜒的⼭路在悬崖峭壁上盘旋⽽上，这是当地⾃⼰修
建的简易公路，许多地⽅是爆破⼭崖后⽤碎⽯⽚在半空中铺出来的。政府派出送我们的车是
⼀辆破旧的⼩卡车，“奶妈”说连⽇的折腾他现在已经没能⼒再次攀登了，所以这次就不上⼭
了。旺堆，我和吴晓江看了看驾驶室，就都爬到车厢上去了，那破烂的驾驶室什么都关不



严，四处漏风。但门却能锁很严，从⾥⾯是⽆法打开车门的。要是……万⼀……，连跳车的
机会都没有。
车在⼭路上喘着⽓吼叫着慢慢的爬⾏。转弯的地⽅，由于弯太急了，⼤多⽆法直接转过去，
⽽是先转⼀半，然后倒车，⼀倒车，⼤半个车厢就伸到悬崖外⾯去了，爬在车箱侧板往下
看，⾼⾼的悬崖下还能看到刚才我们出发时的村落，如微雕般摆放在⼭沟⾥。后轱辘已经倒
到了悬崖边缘，碎⽯⽚垒成的路基不堪重压，滑落的⽯头顺悬崖跌落深渊……。看着脚下，
头⽪有点发⿇，往车厢前端靠了靠，确定脚下是对着路⾯的，⽽不是在悬崖外。抓住插在车
厢上的棚竿，脚登车厢侧板，肌⾁绷紧着，⼀旦发现情况不对就准备跳车逃⽣。
⼀路上有惊⽆险安全到了车能到达的最后⼀个村落，从这开始就要步⾏进⼭了。
尽头寨，我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地⽅的⾏政名称，⼤家都这样称呼它。⼏户⽤⽊头和⽯头垒砌
的房屋，应该是羌族村落，许多的房屋已经没⼈居住了，废弃的残垣断壁在⼣阳下显得古⽼
⽽凄凉。夜晚，我们围坐在⽼乡家的⽕塘边，就着盐吃着⼟⾖和蚕⾖，以及⽼乡特意为我们
煮的⼟⾖腊⾁汤，昏暗的房间⾥烟雾弥漫，⾛出来到吊脚楼的回廊上透透⽓，外⾯正下着⼤
⾬，我问旺堆，这样的⼤⾬明天上⼭没什么影响吧？！旺堆说问题不⼤，明天这段路虽然⽐
较长，但还不算难⾛，也不怎么泥泞。
⼤⾬如蚕⼀样沙沙的啃⾷着⿊夜，⼩叶现在在哪⼉呢？

⼤本营的呼救声

2004年5⽉11⽇
　　早上7点半左右，我们离开尽头寨，前往⼩雪隆包的登⼭⼤本营地，天稀疏的飘着⼩⾬，
⼀直听旺堆在说，这个BC有点远，可没想到的是有这么远。
从尽头寨下到沟⾥，然后爬上对⾯的⼭坡，从这开始就没完没了的上坡下坡的爬着。路边的
风景到还是不错，现在的时令稍微晚了⼀点，否则满⼭遍野的各种杜鹃开花的时候，⼀定很
漂亮。
　　下午三点半才到达登⼭BC，⼩叶的家属和其他⼈员到齐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我在营地
附近转了转，地上没有积雪，但能见度也不怎么好，远处都隐藏在雾中。
下午，我带着两个民⼯搜寻了西⼭脊，这段⼭脊上⾯有段很陡峭，是岩⽯刃脊，过了这⼀
段，再前⾏，到达和４７７４相接的垭⼜，陡峭岩⽯风化很严重，从这个地⽅，⼩叶是⽆法
往上攀登的，所以也不再往上搜索。⼀路上仔细查看着可疑的痕迹以确认是否有滑坠等。但
没有什么收获。晚上回到⽜棚⼦，旺堆带领的⼈，以及其他的⼏只队伍也相继回来了，⼤家
都同样没什么收获。
　　⽜棚⾥备有些⼲柴⽕，当地派出了约15⼈左右，由猎⼈，挖药材的⼭民等组成的救援队
他们就住在这⽜棚⾥，点燃⽕塘中的⽕，热⽓伴着浓烟在⽯屋⾥弥漫。上次搜寻期间，⼈们
已经把⼲柴烧得差不多了，这些半⼲的杜鹃枝有的甚⾄还带着绿⾊的叶⼦。
　　烟雾快熏得我睁不看眼睛了，发现⼩叶的家属也快⽀持不住了，和王昭⼀合计，就在⽜
棚门外的那块⼩⼩的空地上扎⼀顶⼤帐篷，这样他们4⼈可以睡在这，估计能休息好⼀点。⼩
叶家属也同意了。扎好帐篷，安顿好⼩叶家属⼀⾏⼈。我翻出⼀顶帐篷，不想住在⽜棚⾥，
太⼤烟了。
　　可外⾯却没有合适扎帐篷的空地了，在附近找了找，⼤约离⽜棚⼀⼆百⽶的地⽅，好容
易找到⼀块⼩平地，旁边还有条⼩沟淌着⽔，于是在这扎好帐篷。
　　晚上睡觉的时候，旺堆没有晚上喝咖啡的习惯，于是睡最⾥边睡下了，我睡中间，吴晓



江睡最外⾯⽅便去打⽔、烧⽔什么的。安定下来，我和晓江喝着咖啡，聊着天。今天调整了
下⽅案，打算明天寻找城墙沟以及东⼭脊和相联的⼭脊地区。
聊着聊着就聊到了⼀个登⼭的⿁故事：
有个登⼭队进⼭登⼭，其中⼀个队员带着⾃⼰的⼥朋友，⼥孩⼦独⼦守侯着营地，其他⼈上
⼭攀登去了，过了７天，队伍下来了，但没见到她男友，⼥孩问发⽣什么事了？我男朋友
呢？！
其他⼈悲痛的告诉她，我们攀登中遇到雪崩了你男朋友不幸遇难了。
⼥孩很悲痛，她想到⼀个传说：⼈死后，如果有所挂念，七天后⿁魂是回还阳的，然后才会
消失。朋友们陪伴着⼥孩在营地等待着。
天⾊渐渐的暗了下来，这时突然看到从⼭上飞奔下⼀个⼈，满⾝的⾎污，哇哇⼤叫着冲进营
地，拉着⼥孩就跑。⼥孩悲伤的喊到：你已经死了……
“什么啊！今天我们遇到雪崩了，他们全都死了……”

２３：００左右，熄灯睡下，⼭野慢慢恢复了安静
……
“快来⼈啊，救命啊！！！　快来⼈啊，救命啊！！！”凄厉的呼救在夜晚显得格外的恐怖，
“⽼独！⽼独！”旺堆把我从睡梦中喊醒，迷糊中听到呼救声就在⾝边
　　打开头灯，看着吴晓江正在那翻滚挣扎。把他弄醒⼤声喝问到：“怎么了？！发⽣什么事
情了？？”
　　吴晓江⼀脸惊恐和冷汗，喘息着说：“我，我能看到你们，刚才，我能看到你们躺在我⾝
边的，但不知道什么东西抓着我的脚在往帐篷外拖！！！我拼命挣扎，可我还是被拖了出
去，我都能看到天空的星星了……”。看着他惊魂未定的脸，⽼独往外看了看，帐篷的门半开
着，也记不清是否是睡觉前就没有关严（平时睡帐篷⼤多喜欢留⼀个透⽓⼜，⼀是保持空⽓
流通，⼆来可有效防⽌帐篷内结霜）。⽼独沉默了会笑骂到：“你ｘｘｘ的有完没完啊？！每
天晚上这样折腾？！让不让⼈睡觉啦？！亏⼼事情做多了吧？！？！哈哈”
　　晓江和旺堆没有笑，晓江还惊恐的坐在那，“快睡啊！！”晓江没动。“算了算了，你换中
间来睡，我睡外⾯！！瞧你那胆量，象个娘们⼉！！”⽼独奚落到，晓江没有还嘴，和我换了
位置睡下了。我钻出帐篷，外⾯的星空很明亮隐约可以看到周围的环境，⼭隐藏在不远的⿊
暗中。嘘嘘完回到睡袋中，安慰吴晓江说：“没事，⼀个梦⽽已，回去捐点钱给我或者寺庙就
可以了。以后少做亏⼼事啊……”
　　说笑中⼤家继续睡下了，过了约半⼩时，⿊暗中听到吴晓江又在哼哼叫，如第⼀晚上那
样，好象被⼈卡住脖⼦那中沉重的呻吟。“⽼独！⽼独！”旺堆的声⾳在⿊暗中传来，有点颤
抖。“嘘，别闹醒他，否则⼀晚上都没得睡了！”。“呵”旺堆松了⼀⼜⽓：“我还以为是你在叫
呢”
　　给这么⼀折腾，瞌睡被赶跑了⼀⼤半，拉开帐篷，把头伸出去，仰⾯躺着，望着夜空。
点上⼀只⾹烟，看飘渺的烟雾缓缓升起，然后被⼭风击散，消失在⿊暗中，想想如果⼩叶是
３号晚到４号左右出事了的话，到今天差不多是七天了。我不相信这写⿁话，但如果真有⿁
神的话，⼩叶，我们是来寻找你的，来带你回家。你真有灵验的话，就托梦告诉我你在哪⼉
吧！

帐篷外围了⼀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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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起来，发现旺堆和吴晓江已经不在帐篷⾥了，起床来到⽜棚⼦⾥，看见⽼村长（此
次搜寻，民⼯队的队长）正在往吴晓江脚踝上绑⼀跟根红绳⼦。简单吃了点东西，然后准备
上⼭，我问吴晓江跟旺堆还是跟我⼀队？！晓江不好意思的说：“我今天不上⼭了……⽼村长
说，说今天我不能离开这个房⼦。”
ＭＭＤ，做个梦也能把⾃⼰吓成这个样⼦？！我取笑了会他，但没强求他上⼭，他⼼理状态
已经不稳定了，这样的情况上⼭再弄点什么事情出来就更⿇烦了。
　　各队伍按计划去搜寻各⾃的区域去了，我今天带⼈搜寻ＢＣ－Ｃ１段的⼭脊区域，以证
实我的推测。从ＢＣ出发以来搜寻着爬上东⼭脊，从这个垭⼜位置翻过去，继续向上攀登就
是通往Ｃ１的。从这转⾝，能够清晰的看到ＢＣ，我看了看⼿表，花了１⼩时４０分钟，如
果说⼩叶速度和我相当的话，他应该在这附近就要考虑返回营地了，因为他只有３个多⼩时
的时间就要返回营地晚餐。站在这个⼭脊往东看，如我推测的⼀样，有许多分⽀的⼭脊，⼩
叶会不会真的是掉进了东⾯的城墙沟呢？其他⼈继续往Ｃ１搜寻，我和旺堆沿⼭脊向东搜寻
城墙沟⽅向。当我们快到达城墙沟边缘的时候，我发觉我的推测是错的。
　　城墙沟的确是个悬崖深沟，可⼭脊的尽头和这个悬崖间⽣长着茂密的⾼⼭杜鹃，藤蔓纠
葛。形成了⼀个⼤约宽度在３０－５０⽶，⾼３⽶左右的天然隔离带，别说是不⼩⼼掉进城
墙沟，就算是有⼼⾃杀，⽤丛林砍⼑估计也要花很多时间和⼒⽓才能穿越它。沿着这⽹边缘
寻找着，查看是否有可以痕迹，每个有冲击的地⽅都进去查看了，⼤多是⼭上落⽯造成的，
就算落⽯的威⼒，也只⼤约冲进２，３⽶就被拦住了。
　　城墙沟下的搜寻队伍⽤对讲机汇报着他们的情况，也没什么发现。扩⼤范围继续搜索，
⼀直进⾏到天⿊，天，就算⼩叶⼀出发就打定不回头的想法，他也不可能⾛这么远啊！我们
搜寻了⼀天路程的⼭区。
　　晚上疲劳的回到营地，民⼯们正欢呼着围在⼀起。⼀问，原来今天搜寻的时候，协助搜
寻的猎狗狂吠着冲进稀疏的灌⽊，⼤家以为找到什么了。结果⼀只旱獭被撵了出来，没命逃
窜，可怎么跑得过猎狗啊，旱獭⼀头扎进⼀个旱獭洞⾥，结果，运⽓不好，这是⼀个“耍洞”
（当地语：旱獭打了⼀半⽽放弃了的洞，不够深）结果被猎狗拖了出来，旁边接应的狗⼀⼜
咬住，⼀个咬头，⼀个咬脊背，两只狗分⼒⼀拽，旱獭顿时毙命。⼀切都是转眼间发⽣的。
　　我掂了掂，这东西⼤约有２０多⽄重，油厚⾁多的。春末夏初的旱獭是⽔膘，不是最肥
美的时候。民⼯们兴⾼采烈的去炖⾁去了。和救援的场景有点不搭调。我不好意思的看了看
⼩叶的家属，他们很理解的对我笑笑。
　　晚上，搜寻队征求家属的意见，这已经是第３波的搜寻了，也是⽆功⽽返，前后上⼭寻
找的已经有上百⼈次了。从失踪到明天就已经１０天了，这⼏天的⼩⾬和⾬加雪，使⽤民⼯
的⾐服都湿透了，搜寻队打算结束搜寻。家属这两天也看着搜寻队的⼯作，他们也表⽰只能
这样了。但希望等到夏天，⼭峰北⾯深沟⾥积雪融化后再次寻找。
　　天渐渐晚了，⽜棚⼦⾥，⼤家围在冒着浓烟的⽕堆烤着⽕或⾐服，屋顶上是⽯板盖的，
漏下的⽔，以及⼤家脚底带进来的⽔让地很泥泞。失败的搜寻让⼤家没什么话题好谈的，我
对吴晓江和旺堆提议：⾛吧早点回帐篷睡吧，明天还要⾛⼏⼩时下⼭呢。吴晓江正躺在柴⽕
上昏昏欲睡，他们都说帐篷⾥太冷了，还是就睡在这⽕塘边吧。当时我也没想太多，于是就
独⾃回帐篷去睡觉了。
　　⼀夜⽆话
　　清晨，在⼀阵轻微的声⾳中醒来，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帐篷外⼩⼼翼翼的活动。开始还以
为是⽼乡的牦⽜，猛的拉开帐篷门，吓了我⼀跳，帐篷外⿊压压站了⼀群⼈。仔细⼀看，搜



寻队的所有⼈都在这集合了。
　　“晚上睡的还好吧？！”⽼村长⼀脸关切的问，
　　“很好啊，没有那个叽叽歪歪的家伙（吴晓江）吵我，这⼏天睡得最好⼀觉，怎么都在
这？！”
　　“没什么，叫你过去吃早饭，然后要撤营了”
　　赶紧跑去吃早饭，收拾好东西后，开始下撤。半路上，天下起了暴⾬，我靠在⼀个⽯窟
⾥避⾬，⼀个民⼯从后⾯赶了上来。递给我⼀只烟，我们聊了起来：
“你胆⼦⼤哦！”
“还可以吧，呵呵”我没明⽩为什么他这样说
交谈中才知道，原来今天早上，他们起来后都很担⼼我（当地⼈都很迷信，不敢单⼈在野外
过夜），于是远远的喊我名字，距离远，我睡得又熟，结果喊了⼏嗓⼦没喊答应，他们都害
怕了，于是结伴过来看我的情况。我觉得很好笑，笑了⼏声，看他那认真的样⼦，不好意思
笑了。
　　他接着说⼩雪隆包在当地是个“不太⼲净的⼭”⼭体就很邪，周围的⼭体⼭峰都以它为中
⼼倾斜着。当地⼈也在⼭上有个失踪或死亡。对于⼭⾥⼈的迷信，我已经是见怪不惊了。也
不以为然。
　　下到⼭下，村长给⼤家点燃艾草，拍打⾝体，祛除“不⼲净的东西”。出于礼貌，我也很
顺从的参加仪式。和旺堆聊起此次搜寻，旺堆表情很奇怪，然后对我说：“其实，这次搜寻还
有好多的故事，我没敢给你说……”

旺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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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堆带着⾃⼰的队伍以及当地政府组织的救援队伍连夜赶到登⼭⼤本营地，第２天就展开了
搜索。
　　傍晚的时候，搜寻队伍都没找到什么线索，准备返回营地的时候，旺堆突然发觉后脊梁
发冷，那种如⿊夜的野外被⼀双不知名的眼睛盯着的感觉。旺堆猛的⼀回头，然后整个⼈就
愣在了那⾥
　　背后，已经昏暗的光线下，巨⼤的⼭体有种说不出的皈依，⽩⾊的积雪和裸露的⿊⾊岩
⽯构成⼀张巨⼤⽽清晰的脸，⼀双轮廓分明的巨⼤眼睛正盯着旺堆……
　　站⽴了半晌，旺堆感觉灵魂仿佛也在这注视中渐渐的飘散开了，下意识地举起挂在胸前
的相机，拍摄了⼀张照⽚，然后转⽣逃也似地返回了营地……

登⼭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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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组在向导的带领下前往Ｃ１了，Ｂ组开始了例⾏的登⼭基础技能的培训，结束培训后都
返回营地，午餐后已经快１５点了。队长“奶妈”通知⼤家回各⾃帐篷休息，晚上１８点晚
餐，队员都各⾃返回⾃⼰的帐篷去了。



　　⼩叶回到⾃⼰帐篷中，第⼀次上上的兴奋以及良好的体能让他睡不着，问同帐篷的⼈，
是否⼀起出去溜达溜达？同帐篷的队员很疲惫了，迷糊地回答说不想，于是⼩叶问他借了⼀
块⼿表，以便于能在晚餐前返回营地。于是就提着⼀只没有腕带的⾏军冰镐出去了，在帐篷
外站了会，刚好碰到护送和运输完的民⼯从Ｃ１返回ＢＣ，于是上去聊了两句，问到：Ｃ１
是那个⽅向吗？民⼯回答说是的，民⼯们穿过ＢＣ返回他们居住的⽜棚⼦去了……
　　晚上１８点，晚餐时间，队长⼀清点⼈数，发现少了⼀⼈，⼀查，⼩叶不在营地，同帐
篷的队友想起来了，说了下午的情况，⼤家来到下叶的帐篷查看。⼩叶的睡袋打开着平铺在
帐篷中，拉开睡袋，睡袋⾥只有⼀只⼩叶的头灯，正⼯作在求救状态，不停的闪烁着发出求
救信号……
　　“奶妈”意识到问题不妙，于是集合队员⼀起⾼呼⼩叶的名字，⼀起吹响风暴哨，可⼭野
间并没有回应。于是⽴即组织⼈⼒，分组开始搜寻。
　　没有搜寻能⼒的队员被留在营地⾥等待着，⿊暗渐渐的来临，风在⿊⾊的群⼭与⽥地间
啸叫着，⿊暗中⽯头堆砌的⽜棚⼦⾥透出的微弱⽕光如⼤海⾥的⼀个即将沉没的航标，好象
随时都有可能被⽆尽的⿊暗吞噬，挤在⼩屋⼦⾥的⼈们，焦急的等待着外⾯的消息，⽓氛越
来越压抑和低落，终于，有⼈⼩声的哭泣起来，悲伤的情绪迅速地在屋⼦⾥蔓延，许多⼈都
忍不住哭出声来。队员们相互安慰着⿎励着，现在他们除了等待，剩下的还是等待。
　　⼀声尖叫刺破⿊暗，⼀个⼥队员在等待、悲伤和恐惧的折磨下迷糊地睡着了，她做了⼀
个梦，⼥队员惊恐的讲诉着：在梦⾥我看到了⼩叶，⼩叶正在⼀个悬崖下的⽯窟⾥，⼀个清
瘦的长发⼥⼦从⾝后环抱着他，⼀席⽩⾐下那涂抹着红红指甲的细长⼿指格外的刺眼，⼩叶
正冲我微笑……
　　梦境虽然诡异，但⼥孩⼦在这样的环境中做噩梦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家安慰着她继续
等待着，但⿊暗依旧，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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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天⼀⼤早，为了减少ＢＣ营地的压⼒，以及发⽣新的意外，于是ＢＣ⼈员全部下撤
前⽅救援⼈员并没有和ＢＣ⼈员见⾯，其他队员并不知道这个这个梦，可这个梦中的⽩⾐⼥
⼈如迷雾⼀般仍然笼罩在ＢＣ，阴魂不散。

　　当⼀切都结束后，我、旺堆、奶妈坐在德阳的⼀个⼩酒吧⾥，整理着各⾃写的⽇记和报
告，当我们把所有的⽂字放在⼀起的时候……　那个并不存在的⽩⾐⼥⼦在这个故事中⽆处
不在，⼤家都觉得后脊梁发冷，不约⽽同的转头望着窗外，窗外，夜灯下的街道上⼈来⼈
往，也许⼀双隐藏的眼睛正在注视着我们……


